
首
獎

林
楷
倫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生
，
五
專
畢
，
想
像
朋
友
的
真

實
魚
販
。
好
想
跟
人
說
：
﹁
不
要
好
好
讀
書
，
也
可
以
跟
我

一
樣
賣
魚
喔
。
﹂

一
、 

我G
oogle

得
獎
感
言
怎
麼
寫
，
才
發
現
我
說
過
許
多
感

謝
。

＃
感
謝
、
＃
感
恩
，
只
好
認
同
請
分
享
。

二
、
我
還
真
不
知
道
怎
麼
說
你
。

我
希
望
你
是
安
靜
的
，
你
還
要
來
說
聲
恭
喜
。

三
、
把
音
量
調
到
最
大
，
就
會
變
得
安
靜
。

四
、 

有
人
看
過
片
段
的
裡
邊
，
或
成
想
像
的
朋
友
，
或
說
不

過
如
此
。

＃
謝
謝

作

品
雪
卡
毒

林
楷
倫

得
獎
者

得
獎
感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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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卡
毒

那
天
，
我
在
炸
紅
糟
海
鰻
的
攤
位
遇
到
螺
仔
，
他
問
我
怎
不
回
故
鄉
住
，
一
直
問
我
什
麼
時
候
有
回
故
鄉
，
他

一
直
問
。

﹁
就
沒
回
去
。
你
咧
？
﹂

他
也
說
很
久
沒
回
去
，
整
日
在
這
城
市
無
工
閒
晃
。
﹁
閣
落
雨
，
透
日
袂
停
。
﹂
他
說
起
那
個
誰
在
這
個
城

市
，
我
根
本
記
不
起
那
個
誰
的
模
樣
。
又
一
直
說
好
多
人
的
名
字
，
我
串
不
起
來
那
些
人
，
聽
到
最
後
連
我
自
己
的

名
字
都
覺
得
陌
生
。

﹁
閣
袂
停
。
啥
時
陣
欲
停
？ 

﹂

他
繼
續
說
其
他
的
名
字
，
那
些
從
我
的
村
莊
搭
乘
銀
巴
士
來
的
人
們
，
一
一
點
名
。

﹁
講
完
未
？
你
講
完
未
？
﹂
螺
仔
的
眼
鏡
上
都
是
雨
滴
，
回
了
我
：
﹁
啊
？
你
一
᷒
攏
無
熟
似
喔
。
﹂

紅
糟
鰻
、
一
些
炸
物
、
阿
給
湯
與
兩
碗
滷
肉
飯
。
螺
仔
不
斷
地
吃
，
將
滷
肉
飯
添
上
超
多
辣
醬
，
國
小
時
他
就

這
樣
吃
了
，
他
都
說
那
個
是
粉
紅
飯
。
除
了
這
事
之
外
，
我
只
記
得
一
件
事
情
，
他
吃
飯
不
愛
付
錢
。
只
跟
在
會
請

客
的
人
旁
邊
，
做
什
麼
都
願
意
，
像
是
會
吃
碎
屑
的
鳳
螺
，
也
姓
羅
，
大
家
習
慣
叫
他
﹁
螺
仔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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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夭
壽
，
你
敢
點
紅
糟
鰻
喔
。
﹂

我
夾
起
粉
紅
色
的
鰻
肉
塊
，
邊
咬
邊
吐
刺
，
貓
走
過
來
。

﹁
你
佇
遮
有
交
女
友
無
？
抑
是
無
交
，
無
交
好
辦
事
。
我
知
影
幾
᷒
同
學
，
佇
這
᷒
城
市
做
按
摩
、
做
全
的
，

啥
攏
有
。
﹂

貓
抓
取
那
些
碎
肉
，
那
些
都
是
牠
的
獵
物
，
這
裡
是
牠
的
自
然
，
也
就
尿
在
我
腳
邊
。

﹁
閃
啦
。
﹂
我
過
大
的
聲
音
，
螺
仔
嚇
到
，
隨
即
又
露
出
笑
容
說
：
﹁
予
你
請
，
我
先
來
走
。
你
慢
慢
食
，
慢

慢
孝
孤
。
﹂
他
走
時
，
踢
了
桌
下
的
貓
群
，
也
將
貓
尿
味
踢
起
。

凌
晨
四
點
臭
得
要
死
，
怎
可
以
在
這
裡
吃
這
些
，
聞
到
都
快
吐
了
。
手
機L

IN
E

群
組
裡
的
老
大
問
大
家
有
沒

有
看
剛
傳
的
A
V
，
然
後
跟
大
家
說
：
﹁
臭
魚
們
，
明
天
風
浪
七
，
釣
魚
台
旁
玩
深
的
，
晚
上
八
點
。
﹂
又
要
三
、

四
天
才
回
到
這
個
整
天
下
雨
沒
有
星
星
的
城
市
。
一
口
阿
給
，
舌
頭
燙
起
白
色
的
上
皮
，
隨
即
一
口
酒
，
涼
涼
的
真

好
。
看
手
機
也
沒
什
麼
人
好
找
，
半
夜
四
點
能
找
誰
。
回
去
還
是
得
綁
鉤
一
些
細
事
，
想
到
就
累
。

﹁
你
是
要
吃
多
久
啦
。
﹂
只
要
看
到
有
人
站
在
攤
位
旁
邊
等
位
子
，
賣
紅
糟
鰻
的
女
兒
就
會
趕
人
。

她
的
抹
布
隨
便
抹
抹
，
把
吃
剩
的
魚
刺
撥
向
地
上
，
有
些
還
有
魚
肉
，
旁
邊
的
貓
靠
了
過
來
。
那
些
貓
就
這
樣

每
一
桌
每
一
桌
巡
，
她
就
像
是
牠
們
的
撒
糖
人
，
像
是
每
晚
都
有
新
船
落
成
的
狂
歡
祭
典
，
撒
那
些
剩
餘
飯
菜
骨

肉
，
讓
貓
吃
得
飽
飽
，
每
隻
都
吃
飽
了
就
不
會
再
靠
過
來
。
抹
布
抹
啊
，
抹
向
我
的
位
子
，
魚
刺
幾
根
與
一
些
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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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在
我
雨
鞋
，
我
手
裡
還
拿
著
粉
紅
辣
醬
飯
，
她
沒
管
那
麼
多
。

﹁
湯
還
要
不
要
？
﹂

她
手
停
在
那
裡
就
像
是
跟
人
要
錢
的
模
樣
，
我
遞
給
她
手
上
的
碗
，
她
將
湯
倒
入
還
有
飯
的
碗
中
。

﹁
這
樣
還
要
不
要
吃
？
﹂

浮
了
油
光
，
漁
船
旁
的
海
也
會
如
此
，
更
像
是
攤
位
上
那
顆
又
大
又
熱
的
燈
泡
照
在
她
的
身
上
，
旁
邊
散
出
的

光
色
，
不
過
我
盯
著
看
陰
影
下
她
的
胸
部
。

好
大
，
好
淫
穢
的
形
狀
。
藏
在
黑
色
背
心
的
蕾
絲
模
樣
，
或
是
，
卡
在
肩
肉
上
的
黑
色
內
衣
肩
帶
。
我
都
看
得

到
這
個
女
人
。
買
單
後
，
站
在
攤
位
旁
看
她
收
拾
每
一
桌
，
看
她
每
一
個
彎
腰
，
每
一
個
走
動
的
跳
動
。

﹁
看
那
麼
久
，
你
是
要
外
帶
喔
？
﹂
她
說
。

﹁
外
帶
妳
，
想
要
妳
的LIN

E

啦
，LIN

E

啦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幹
，
我
要
你
的
毛
啦
。
數
想
查
某
，
你
豬
哥
啊
你
。
﹂

離
開
炸
鰻
攤
位
後
，
有
幾
隻
貓
舔
我
鞋
上
的
飯
粒
、
油
脂
、
魚
刺
。

﹁
這
裡
的
貓
連
豬
屎
也
吃
，
跟
老
家
那
些
貪
吃
的
老
人
一
樣
，
不
知
何
時
吃
到
臭
死
毒
死
。
﹂

那
些
老
人
中
了
雪
卡
毒
那
天
，
我
才
國
中
。
那
尾
海
鰻
肚
子
很
大
，
隔
壁
的
阿
伯
肚
子
膨
風
也
是
那
麼
大
，
我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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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
開
才
知
道
不
是
空
氣
也
不
是
卵
，
而
是
胃
中
有
消
化
剩
半
尾
的
笛
鯛
，
我
將
笛
鯛
取
出
。
靠
我
打
魚
為
生
的
阿
公

說
：
﹁
彼
半
尾
紅
槽
嘛

開
啊
。
﹂
我
才
知
道
這
尾
笛
鯛
俗
名
叫
做
紅
槽
，
幾
年
後
開
始
當
職
業
海
跤
，
才
知
道
這

叫
銀
紋
笛
鯛
。
殺
開
那
尾
紅
槽
後
，
內
臟
很
臭
，
就
像
壞
掉
的
下
體
，
塞
滿
的
胃
袋
就
是
禮
物
，
一
打
開
是
糜
狀
摻

雜
螺
仔
殼
碎
片
。

﹁
唉
唉
唉
，
這
尾
海
鰻
都
吃
你
螺
仔
耶
，
啊
螺
仔
都
吃
什
麼
？
﹂
我
問
螺
仔
。

﹁
魚
屎
啊
、
海
菜
啊
、
肉
屑
啊
、
屍
體
啊
。
要
不
然
吃
西
瓜
啦
。
﹂
我
還
記
得
我
的
笑
聲
也
是
糜
狀
混
雜
螺
仔

的
髒
話
。

螺
仔
說
得
沒
錯
，
那
些
老
人
是
吃
到
臭
死
毒
死
，
但
老
人
們
搶
食
紅
糟
鰻
的
模
樣
，
像
是
流
浪
貓
吃
到
大
塊
的

魚
肉
，
圍
在
那
盆
炸
魚
前
吃
啊
，
笑
啊
配
酒
啊
，
暈
得
身
麻
是
酒
醉
也
是
神
經
毒
。

漁
港
的
貓
群
圍
在
船
老
大
旁
邊
，
乞
食
那
些
煙
仔
虎
、
竹
莢
之
類
的
餌
魚
碎
。

也
只
有
老
大
會
帶
這
些
來
，
當
他
走
過
來
時
，
遠
遠
的
，
貓
就
圍
聚
過
來
。
釣
客
、
船
員
圍
聚
在
老
大
身
旁
，

貓
也
不
會
避
走
，
吃
那
些
魚
碎
或
舔
自
己
的
手
腳
。
船
員
搬
上
搬
下
，
釣
客
有
些
會
先
開
喝
，
也
有
些
會
爭
執
釣

位
。
這
種
遠
的
釣
程
，
一
個
釣
客
都
三
、
四
桿
，
釣
位
不
對
會
影
響
釣
果
，
老
大
都
跟
他
們
說
：
﹁
大
部
分
只
是
運

氣
啦
。
﹂

﹁
好
運
歹
運
也
是
差
了
一
、
兩
萬
。
﹂
這
種
事
情
大
家
也
知
道
。
一
次
出
去
三
、
四
天
，
會
釣
遠
的
人
，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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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職
業
釣
客
要
不
就
是
瘋
釣
的
。
一
群
釣
客
歡
歡
喜
喜
，
相
互
幫
忙
搬
上
搬
下
。
等
到
全
部
人
都
搬
好
，
準
備
好

了
，
老
大
才
會
停
止
逗
貓
，
揮
揮
手
叫
助
手
把
船
發
動
。
每
次
行
程
都
差
不
多
，
成
員
不
同
，
但
對
話
跟
活
動
都
是

那
些
，
講
女
人
、
喝
酒
，
船
員
海
跤
不
就
是
幫
忙
綁
餌
或
是
先
小
睡
一
會
，
等
等
開
始
中
魚
就
忙
得
要
死
。

最
怕
中
魚
時
與
隔
壁
釣
線
相
纏
，
幾
次
的
衝
突
都
是
這
樣
，
都
是
搶
食
的
模
樣
。

那
些
老
人
毒
死
的
那
一
天
，
阿
公
與
他
們
最
後
是
搶
食
那
尾
紅
糟
鰻
。

﹁
這
些
魚
如
果
能
用
毒
的
上
來
就
好
了
。
﹂
﹁
靠
，
不
怕
毒
死
你
喔
，
良
心
咧
良
心
咧
。
﹂

﹁
安
靜
、Q

uiet

。
﹂
這
句
話
總
在
看
遠
方
有
無
日
本
的
防
衛
船
時
說
。
如
果
沒
有
怪
異
的
燈
號
，
大
家
就
會

開
始
做
釣
，
放
下
餌
，
許
多
電
捲
同
時
啟
動
，
像
是
盛
夏
蟬
鳴
，
很
吵
，
會
令
人
不
耐
煩
，
大
家
就
會
開
始
點
菸
或

是
看
一
些
A
V
或
是
抖
音
什
麼
的
，
放
線
到
釣
魚
點
大
約
要
半
個
小
時
，
當
到
點
時
，
大
家
會
安
靜
，
卻
還
是
會
有

電
捲
的
殘
響
。
這
時
看
到
日
本
防
衛
廳
的
船
，
就
得
快
點
收
，
也
不
管
線
會
不
會
纏
住
，
邊
收
邊
跑
，
有
人
固
執
不

收
不
跑
，
被
水
砲
攻
擊
或
是
被
帶
走
。

接
下
來
的
活
動
就
是
開
始
收
線
、
卸
下
魚
鉤
、
上
魚
餌
，
一
次
又
一
次
。
偶
爾
會
有
高
階
的
訂
單
，
就
得
由
我

來
釣
，
從
五
百
米
的
深
海
慢
慢
捲
，
讓
金
目
鯛
別
因
為
壓
力
導
致
眼
睛
起
水
泡
或
是
內
臟
受
不
了
死
去
。
如
果
是
一

般
的
，
就
隨
便
釣
釣
就
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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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深
紅
腹
粉
白
的
金
目
鯛
，
牠
還
在
甲
板
上
跳
時
，
將
其
腮
剪
一
刀
，
由
鰓
蓋
抓
住
向
上
一
折
斷
脊
椎
，
牠
動

也
不
動
，
丟
入
常
溫
的
海
水
，
魚
血
染
滿
了
海
水
，
顏
色
就
像
牠
的
體
膚
。
一
尾
一
尾
地
做
，
血
水
會
愈
來
愈
濃
，

濃
到
魚
體
的
血
水
放
不
出
來
，
就
倒
在
甲
板
上
。

有
一
次
，
印
尼
海
跤
就
把
這
些
血
水
倒
入
海
中
，
老
大
就
罵
：
﹁
幹
，
你
不
知
道
這
會
有
鯊
魚
，
有
鯊
魚
這
些

人
釣
屁
。
﹂
看
印
尼
海
跤
聽
不
懂
，
﹁B

lood

，Shark

。
﹂
除
了
釣
魚
，
這
些
旅
程
就
是
不
斷
重
複
迴
帶
的
對
話
電

影
，
從
哪
一
段
開
始
看
都
類
似
。
但
最
後
一
天
大
家
都
會
喊
無
聊
，
講
的
垃
圾
話
就
愈
來
愈
歪
，
我
想
起
炸
紅
糟
鰻

的
女
人
與
她
的
乳
房
。

卸
魚
、
幫
忙
搬
上
不
知
道
往
哪
個
城
市
的
魚
車
。
我
開
我
的
銀
色
貨
車
，
載
特
殊
處
理
的
高
階
漁
獲
往
深
夜
的

漁
市
前
進
。

螺
仔
都
叫
這
台
車
是
﹁
銀B

us

﹂
。
﹁
出
去
打
拚
銀B

us

，
轉
來
風
神
黑B

enz

。
﹂
小
時
候
都
這
麼
講
，
出
外

的
總
是
很
好
的
生
活
，
在
老
家
的
那
些
人
也
出
不
去
。

手
機
開
機
之
後
，
螺
仔
傳
了
色
情
的
怪
異
的
圖
片
，
﹁
單
身
狗
，
讓
你
看
這
種
日
本
好
康
的
，
釣
回
來
聊
聊

啊
，
再
帶
你
去
摸
真
辣
手
的
。
﹂
這
則
複
製
貼
上
留
了
不
知
幾
則
。

最
後
他
只
傳
：
﹁
來
電
。
﹂
我
已
讀
不
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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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上
有
濃
郁
的
魚
腥
味
混
汗
酸
，
是
屬
於
這
個
地
方
的
，
誰
也
聞
不
出
來
，
除
了
一
些
廚
師
、
遊
客
摀
住
口
鼻

或
戴
起
口
罩
。
賣
特
殊
處
理
魚
貨
的
攤
位
就
在
炸
鰻
攤
對
面
，
卸
下
漁
獲
，
工
作
就
只
剩
下
把
車
開
回
去
漁
港
。

她
每
晚
工
作
都
穿
一
樣
的
挖
背
背
心
。
我
一
樣
吃
紅
糟
鰻
、
滷
肉
飯
、
阿
給
湯
。
吃
得
很
慢
，
她
也
一
樣
會
來

趕
。

﹁
你
佇
遮
喔
，
是
按
怎
四
點
就
愛
佇
遮
徛
哨
就
是
囉
。
訊
息
是
敢
有
看
著
啦
？
﹂

原
來
是
螺
仔
。

﹁
無
看
是
無
差
啦
，
好
康
的
啦
，
你
這
幾
工
免
出
了
吧
，
對
我
轉
去
一
逝
。
﹂

﹁
是
要
幹
嘛
？
﹂

﹁
無
按
怎
，
駛
我
的
黑B
enz
轉
去
踅
踅
毋
好
嗎
？
恁
老
厝
閣
佇
咧
，
無
拆
吧
？
﹂
我
沒
有
回
答
，
我
停
在
她

彎
腰
洗
碗
的
模
樣
，
紅
色
的
內
衣
。

一
盞
盞
包
紅
紙
的
聚
光
燈
照
了
紅
色
的
內
衣
更
紅
，
喧
鬧
嘈
雜
，
氣
味
紛
亂
。
我
聞
到
我
自
己
的
味
道
，
覺
得

早
被
攪
爛
的
紅
糟
鰻
在
胃
中
復
活
。

﹁
你
有
咧
聽
無
？ 

﹂

沒
，
那
是
尾
被
折
首
的
金
目
鯛
，
在
我
暗
無
光
的
胃
裡
，
用
能
反
映
光
線
的
眼
睛
觀
看
；
在
深
海
中
紅
色
的
皮

膚
而
成
黑
暗
。
牠
游
了
上
來
，
已
成
那
些
貓
群
吃
的
魚
碎
。

﹁
毋
管
明
仔
載
幾
點
，
你
睏
甲
飽
，
睏
飽
敲
電
話
來
，
我
再
去
載
你
。
你
這
擺
轉
去
，
共
恁
老
厝
處
理
一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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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
看
覓
會
當
賣
偌
濟
。
賣
厝
有
錢
啥
潲
查
某
你
攏
通
耍
啦
。
紅
糟
鰻
彼
᷒
大
奶
的
，
到
時
你
就
耍
甲
棄
嫌
。
﹂

隔
天
，
螺
仔
開
了C

320

，
穿
了
緊
身
T
恤
與
西
裝
外
套
，
掛
條
金
項
鍊
，
邊
開
邊
說
這
台
車
原
本
功
能
是
怎

樣
差
，
你
改
裝
後
馬
力
扭
力
怎
樣
變
，
什
麼
電
腦
、
排
氣
管
、
大
小
包
都
改
。

在
隧
道
內
，
車
的
排
氣
管
成
了
轟
鳴
。
出
隧
道
後
，
沒
看
到
海
，
只
看
到
泳
裝
女
郎
躺
在
沙
灘
上
的
廣
告
以
及

遮
住
海
的
度
假
中
心
。
接
下
來
的
景
象
就
是
一
樣
的
海
，
車
沒
有
前
進
，
只
是
景
象
在
後
退
。

當
我
看
到
紅
色
噴
漆
噴
誠
徵
臨
時
工
，
下
面
電
話
卻
已
塗
抹
掉
時
，
我
知
道
又
近
了
故
鄉
，
但
又
到
了
跟
故
鄉

類
似
的
村
；
又
或
是
經
過
一
個
漁
港
，
卻
沒
有
船
，
那
又
是
個
類
似
的
村
。
這
裡
的
人
只
能
捕
魚
或
是
當
城
市
的
臨

時
工
，
不
夠
先
進
，
總
該
被
消
滅
的
。
我
正
這
麼
想
的
時
候
，
就
看
到
我
故
鄉
的
建
築
。

一
下
車
，
螺
仔
就
說
這
個
地
方
聞
起
來
就
像
潮
腐
的
木
頭
，
我
覺
得
更
像
是
蔭
臭
的
蚵
仔
，
﹁
像
我
的
味

道
？
﹂﹁

不
像
你
啦
，
你
有
洗
澡
，
香
香
的
香
香
的
。
海
邊
的
味
道
都
一
個
樣
。
我
們
要
去
下
個
點
了
，
你
上
車
睡

覺
，
下
車
尿
尿
沒
？
﹂
螺
仔
說
。

我
們
在
我
老
家
的
石
板
磚
瓦
尿
，
每
個
路
過
的
人
都
在
此
尿
。

尿
完
就
上
車
了
，
在
更
南
方
的
觀
光
漁
港
吃
飯
，
在
那
等
我
們
的
是
建
設
公
司
的
長
官
，
先
點
好
一
道
﹁
黑
鮪 1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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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魚
片
﹂
、
一
道
﹁
清
蒸
龍
膽
石
斑
﹂
、
兩
三
道
肉
類
，
菜
色
與
地
方
一
樣
陌
生
，
只
記
得
灌
酒
，
只
記
得
說
要
怎

麼
改
變
故
鄉
，
就
是
先
轉
移
土
地
這
些
無
趣
的
事
情
加
上
願
景
而
已
。
模
擬
的
圖
像
蓋
起
像
未
來
太
空
基
地
的
美
式

購
物
型
飯
店
，
不
只
一
棟
，
各
個
建
築
都
有
願
景
與
名
稱
。
我
的
故
鄉
要
變
成
幻
想
的
樣
子
，
我
與
你
坐
著
那
台
黑

B
enz

，
如
同
坐
在
銀
色B

us

帶
來
幻
想
。
﹁
吃
不
夠
，
再
點
再
點
。
﹂
再
去
點
了
一
盤
藤
壺
、
佛
手
與
石
溰
，
吸
吮

佛
手
、
啃
咬
石
溰
，
戳
食
藤
壺
的
肉
。
又
點
了
些
龍
蝦
，
幾
隻
抱
卵
，
蛋
熟
了
，
用
筷
子
撥
下
，
將
頭
扭
轉
，
我
不

打
算
煮
湯
，
用
湯
匙
將
裡
面
的
龍
蝦
內
臟
挖
出
來
吃
，
那
些
挖
出
來
的
內
臟
就
是
最
骯
髒
的
一
塊
，
好
甜
好
甜
，
其

他
的
肉
就
給
螺
仔
跟
他
吃
。
但
沒
有
點
紅
糟
鰻
，
這
附
近
的
餐
廳
都
沒
有
。

﹁
不
愧
是
在
地
的
，
你
吃
像
是
甲
蟲
的
東
西
叫
什
麼
？
﹂
﹁
石
溰
啦
。
﹂

﹁
那
不
會
很
噁
心
嗎
？
有
沒
有
毒
？
你
們
還
會
吃
石
頭
捏
？
﹂
他
說
的
是
藤
壺
，
我
沒
有
回
。
﹁
不
過
，
你
吃

抱
卵
的
龍
蝦
，
吃
那
個
好
嗎
？
沿
途
路
上
不
是
說
環
境
保
育
嗎
？
﹂
他
的
牙
籤
挑
出
菜
渣
，
亂
彈
到
不
知
哪
桌
。

﹁
靠
北
喔
，
長
官
你
毋
是
嘛
有
食
，
保
育
說
一
套
，
我
們
的
肚
子
也
要
保
育
。
房
子
也
要
保
育
啊
，
保
育
啥

潲
，
直
直
保
育
是
按
怎
進
步
？
好
食
就
好
了
，
緊
食
。
﹂
螺
仔
把
龍
蝦
的
卵
泡
在
米
酒
中
，
混
加
蘋
果
西
打
給
長
官

喝
，
兩
個
互
看
，
那
是
男
人
的
笑
。
搖
了
杯
子
問
我
要
不
要
，
我
沒
有
回
。

螺
仔
帶
路
，
帶
他
們
去
我
們
的
故
鄉
，
這
幾
年
他
們
應
該
來
得
比
我
多
次
。

當
然
不
會
說
什
麼
文
史
。
螺
仔
又
開
始
細
數
哪
些
人
他
認
識
哪
些
人
他
已
經
打
通
關
節
。
﹁
這
個
啊
、
這
個

啊
。
﹂
用
手
肘
頂
我
，
那
是
我
以
前
喜
歡
的
女
子
的
家
，
跟
我
家
一
樣
破
到
只
剩
骨
架
。
﹁
按
怎
啦
。
﹂
﹁
伊
佮
咱1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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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仝
，
住
佇
彼
᷒
城
市
。
﹂

﹁
你
們
這
裡
的
人
，
誰
還
會
住
這
？
﹂
長
官
說
。

﹁
我
是
要
跟
你
說
她
在
哪
個
半
套
店
。
﹂

兩
個
互
看
，
那
是
男
人
的
笑
。
笑
聲
除
外
，
也
聽
到
從
都
市
運
下
來
的
怪
手
，
挖
取
鏟
除
的
聲
音
，
像
是
鐵
鍬

敲
起
岩
壁
上
的
石
溰
。
胃
開
始
不
舒
服
時
，
還
在
聊
還
剩
幾
個
人
沒
有
簽
。
我
跑
進
那
個
誰
的
家
，
沒
有
門
，
還
是

找
了
廁
所
，
馬
桶
裡
面
積
了
雨
水
，
底
部
已
經
滿
是
青
苔
，
地
上
的
小
圓
磁
磚
變
得
更
褪
色
，
周
遭
也
被
藤
蔓
綑

綁
，
我
跪
在
馬
桶
前
吐
了
。
嘔
吐
物
是
水
泥
色
的
灰
。

﹁
還
要
往
前
走
嗎
？
要
不
要
看
看
開
怪
手
的
同
學
？
﹂

一
同
乘
坐
銀
巴
士
的
人
，
也
回
來
了
，
沒
搭
上
回
程
的
銀
巴
士
，
都
開
了
自
己
的
車
來
了
。
怪
手
的
履
帶
聲
、

螺
仔
的
黑B

enz

發
動
聲
與
銀
巴
士
到
站
煞
車
聲
響
重
合
。

巴
士
上
都
是
老
人
，
洗
腎
高
血
壓
癌
症
，
﹁
治
不
好
了
治
不
好
了
。
﹂
螺
仔
在
說
這
個
城
鎮
的
未
來
，
也
像
是

那
時
老
人
集
體
食
物
中
毒
醫
生
說
的
話
，
﹁
啊
到
底
是
吃
了
什
麼
？
吐
成
這
樣
。
﹂
沒
人
回
答
，
我
也
沒
回
答
。
城

市
的
醫
院
塞
滿
集
體
中
毒
的
鎮
人
，
螺
仔
有
個
技
能
，
他
可
以
聞
到
人
快
死
的
味
道
，
他
也
不
知
道
他
有
這
項
技

能
。
只
不
過
他
偷
拔
那
些
老
人
的
戒
指
手
錶
，
過
沒
多
久
那
些
老
人
都
會
死
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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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往
飯
店
的
路
程
，
停
下
來
讓
我
吐
了
好
幾
次
。

從
故
鄉
沒
開
多
久
就
到
了
號
稱
是
南
歐
風
的
飯
店
。
﹁
海
邊
的
建
築
就
應
該
這
樣
。
﹂
我
對
我
自
己
說
。

走
去
海
灘
，
沒
有
海
漂
垃
圾
的
乾
淨
海
灘
。

﹁
唉
，
你
是
怎
樣
，
住
到
城
市
之
後
，
回
來
還
要
住
這
種
城
市
人
在
住
的
飯
店
喔
。
是
怎
樣
，
沒
有
家
喔
。
﹂

坐
在
救
生
員
椅
上
的
A
說
。

﹁
沒
家
住
啊
，
你
最
好
不
知
道
，
要
不
然
你
家
給
我
住
啊
，
睡
你
旁
邊
好
了
。
﹂

﹁
你
出
去
多
久
了
？
﹂
我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都
得
將
這
裡
當
成
回
來
的
地
方
。
他
也
知
道
我
阿
公
死
後
幾
個
月
，

我
國
中
畢
業
就
離
開
這
裡
，
雖
然
沒
人
送
別
，
不
過
這
麼
小
的
城
鎮
什
麼
都
不
用
說
，
也
都
說
完
了
。

我
裸
足
走
向
海
浪
與
沙
灘
的
交
界
，
穿
著
西
裝
褲
與
襯
衫
躺
在
那
裡
。
潮
來
又
落
，
幾
次
幾
次
就
靠
近
脖
子
一

點
，
等
到
已
在
胸
前
，
我
才
感
到
睡
意
。

﹁
想
睡
了
。
﹂
我
說
，
他
笑
了
出
來
，
他
說
你
是
被
海
鬼
拖
走
喔
，
雖
然
我
們
兩
個
都
知
道
這
個
地
方
沒
有
這

個
傳
說
。

﹁
海
鬼
？
﹂
我
問
。

﹁
沒
那
回
事
啦
，
隨
口
講
講
的
。
﹂

他
還
是
叫
了
醫
務
室
的
人
，
我
躺
在
擔
架
上
到
醫
務
室
，
稍
做
休
息
。
A
打
了
通
內
線
，
問
：
﹁
還
好
嗎
？
﹂

又
說
以
前
和
他
常
去
的
潛
水
點
已
經
不
能
去
了
。
我
記
得
那
個
潛
水
點
就
在
這
附
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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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
餐
依
舊
是
飯
局
。
還
召
了
個
女
人
讓
我
帶
回
房
間
。
做
了
一
次
只
是
像
是
活
著
的
性
愛
。
那
個
女
人
很
緊
，

不
管
是
擁
抱
或
是
性
愛
，
會
令
人
痛
的
緊
，
像
是
海
鰻
纏
繞
魚
槍
往
上
攀
爬
至
手
，
緊
咬
緊
纏
，
直
到
血
色
變
成
蒼

白
，
直
到
血
液
以
及
精
液
。

跟
她
再
一
次
性
交
，
卻
不
再
有
那
種
感
覺
。
我
側
身
打
開
落
地
窗
，
站
在
陽
台
旁
，
在
這
看
得
到
以
前
的
潛

點
，
海
下
透
露
出
燈
光
。
此
時
，
服
務
台
打
來
說
先
生
別
在
陽
台
旁
抽
菸
以
及
記
得
穿
上
衣
。
我
不
斷
回
好
，
問
了

他
那
海
下
的
燈
光
是
什
麼
？
他
仔
細
地
說
是
幾
年
前
蓋
的
海
底
教
堂
，
從
地
下
室
三
樓
可
以
過
去
。

﹁
今
晚
已
經
關
閉
。
﹂

﹁
那
裡
沒
有
潛
點
了
。
﹂
A
是
這
樣
說
。

在
早
餐
時
，
我
將
開
發
授
權
同
意
書
簽
妥
；
只
等
待
環
評
，
環
評
過
了
之
後
，
我
就
打
算
將
那
房
跟
那
些
地
賣

掉
。
螺
仔
約
我
再
回
村
子
走
走
，
幫
他
勸
幾
個
老
不
死
的
，
﹁
我
不
要
，
我
要
回
去
了
。
﹂

﹁
回
去
哪
？
你
家
？
哪
個
家
？
﹂
螺
仔
問
。

真
煩
。

等
待
回
都
市
的
巴
士
，
等
了
兩
、
三
個
小
時
，
我
錯
過
了
唯
二
的
一
班
；
直
到
螺
仔
又
經
過
此
處
，
載
我
回

去
。
螺
仔
開
始
說
這
次
開
發
案
能
帶
給
我
們
多
少
利
潤
，
我
的
部
分
大
概
三
、
四
百
萬
，
然
後
幫
我
幻
想
三
、
四
百

萬
能
做
什
麼
，
其
實
三
、
四
百
萬
買
不
到
什
麼
，
買
不
了
幾
坪
地
，
﹁
三
、
四
百
萬
會
當
買
船
。
載
寡
人
釣
魚
，
若 1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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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，
駛
靠
倚
中
國
彼
爿
，
走
私
鮑
魚
、
菸
嘛
好
。
﹂
又
說
叫
人
賣
房
可
以
拿
到
多
少
，
但
勸
了
多
少
人
他
沒
有
說
。

﹁
賣
掉
故
鄉
嘛
好
趁
好
趁
。
﹂
我
說
，
他
笑
笑
。

﹁
當
做
好
賣
喔
，
勸
你
遮
的
人
莫
講
甲
我
若
像
是
抓
耙
仔
，
蓋
無
良
心
的
三
七
仔
；
大
家
攏
知
知
啦
，
這
就
是

生
活
，
你
生
存
就
愛
錢
，
活
袂
落
來
講
啥
懷
念
故
鄉
，
講
啥
歷
史
，
你
連
妹
仔
攏
無
錢
虧
。
讓
你
一
條
明
路
，
訕
洗

我
你
就
蓋
高
尚
，
無
啦
，
攏
仝
款
啦
。
﹂

他
開
了
窗
，
隧
道
的
熱
空
氣
帶
了
點
油
酸
。
我
們
都
是
同
一
種
人
，
反
駁
也
說
不
出
我
自
己
的
道
理
，
想
吶
喊

說
我
不
是
這
種
人
，
但
我
也
只
能
讓
自
己
老
家
不
像
是
家
，
跟
隧
道
一
樣
只
有
暗
黃
光
照
灰
白
水
泥
，
成
了
只
有
黃

昏
的
世
界
。
車
窗
上
又
看
到
我
自
己
的
臉
，
穿
起
不
相
襯
的
襯
衫
。
直
到
出
隧
道
前
見
到
了
光
，
我
這
種
人
又
回
到

城
市
。想

起
昨
晚
的
女
人
好
像
看
過
，
但
已
不
記
得
她
的
臉
，
我
是
什
麼
都
不
記
得
了
。

他
放
我
在
港
口
的
宿
舍
邊
，
一
台
換
檔
聲
音
特
別
大
聲
的
銀
色
巴
士
正
要
出
站
。
正
要
返
回
我
的
家
鄉
，
返
回

又
折
返
。

﹁
晚
餐
要
吃
啥
？
你
該
不
會
要
去
吃
紅
糟
鰻
吧
。
那
家
紅
糟
鰻
是
多
好
吃
？
怎
每
次
你
都
在
那
攤
，
煞
到
人
家

大
奶
喔
。
﹂
下
車
前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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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市
的
味
道
跟
現
在
的
老
家
一
樣
臭
。

﹁
幹
，
臭
死
。
跟
昨
天
那
個
女
的
一
樣
臭
，
你
有
沒
有
聞
到
？
我
吃
她
那
裡
，
後
來
喙
攏
麻
臭
麻
臭
。
﹂
螺
仔

說
。

﹁
啥
？
﹂
﹁
你
昨
天
玩
過
那
個
啊
，
我
繼
續
玩
啊
。
那
你
同
學
耶
，
你
沒
發
現
？
﹂

﹁
我
按
怎
發
現
，
按
怎
認
出
咱
同
學
，
同
學
一
᷒
閣
一
᷒
，
伊
的
面
佮
誰
無
相
同
，
攏
是
厚
妝
全
攏
色
彩
，
認

袂
出
嘛
無
關
係
。
咱
故
鄉
攏
出
咱
這
款
人
。
戇
直
的
人
留
佇
遐
，
無
錢
無
成
就
揣
粗
工
；
擋
袂
牢
彼
᷒
所
在
，
半
死

無
活
的
空
氣
，
親
像
中
毒
麻
麻
地
活
，
咱
就
走
出
去
，
本
底
想
風
風
光
光
歸
轉
。
誰
知
故
鄉
猶
原
，
人
也
猶
原
，
等

待
無
底
，
也
走
無
處
覕
。
﹂

沾
染
了
不
知
道
是
漁
市
還
是
自
己
的
魚
腥
。
老
大
在L

IN
E

群
組
中
標
註
我
，
交
代
我
明
天
要
出
航
，
想
確
認

我
是
不
是
活
著
。
明
天
清
晨
六
點
要
出
航
，
一
樣
是
三
天
遠
航
，
目
標
依
舊
是
金
目
鯛
、
黑
鯥
這
類
深
海
魚
。
上
船

前
，
我
會
去
便
利
商
店
補
一
些
菸
酒
零
食
，
這
麼
早
的
船
班
，
會
再
去
吃
嘴
饞
會
想
吃
的
食
物
。

﹁
少
年
仔
，
數
想
食
啥
物
？
﹂
﹁
有
佛
手
嗎
？
﹂
快
炒
店
大
姊
知
道
有
佛
手
這
種
東
西
，
但
她
搖
頭
。
我
點
了

盤
漬
蜆
來
吃
。
生
蜆
浸
入
蒜
頭
、
米
酒
與
醬
油
中
死
亡
，
每
顆
吸
滿
湯
汁
，
我
吃
了
溺
死
的
牠
們
。
一
盤
不
夠
再
一

盤
，
柔
軟
的
貝
唇
小
小
，
舔
別
人
身
體
的
每
個
突
起
。
這
仍
然
不
像
是
佛
手
，
沒
有
蝦
蟹
味
。

﹁
有
生
的
蝦
或
螺
嗎
？
﹂
沒
有
，
打
包
些
醃
漬
蜆
的
醬
油
走
。
我
彎
進
旁
邊
的
漁
市
，
買
幾
些
胭
脂
蝦
與
鳳 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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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
，
丟
入
漬
蜆
醬
油
的
袋
中
浸
泡
。
走
到
漁
船
旁
，
老
大
早
就
到
了
，
餵
貓
、
搔
貓
也
就
懶
得
理
人
。
吃
醃
漬
的
胭

脂
蝦
，
很
甜
帶
些
許
硫
磺
味
，
卻
解
不
了
我
的
饞
；
我
拿
了
一
顆
還
蠕
動
的
鳳
螺
，
用
嘴
吸
取
咀
嚼
，
脆
甜
的
螺

肉
，
而
後
帶
來
嘔
吐
後
胃
液
的
苦
，
轉
出
類
似
蝦
蟹
的
甜
。
又
吸
了
一
顆
，
老
大
聽
到
了
我
吸
螺
肉
的
聲
音
，
靠
近

我
拿
走
了
一
顆
還
在
動
的
鳳
螺
，
取
餵
貓
的
細
碎
魚
肉
餵
鳳
螺
。

﹁
是
有
沒
有
看
到
這
個
螺
吃
什
麼
東
西
，
這
吃
屍
體
的
，
你
還
能
拿
來
生
吃
，
想
死
是
不
是
。
﹂

我
把
那
包
醃
漬
的
醬
油
鳳
螺
與
胭
脂
蝦
，
放
入
冰
箱
就
開
始
工
作
。
船
晃
晃
搖
搖
到
釣
魚
台
旁
。
天
熱
得
沒
什

麼
人
想
釣
，
像
我
這
種
海
跤
就
得
指
導
外
籍
船
員
開
始
放
線
或
是
備
釣
餌
，
無
風
無
浪
也
沒
有
魚
，
卻
好
想
嘔
吐
。

就
吐
在
海
，
邊
吐
邊
有
小
魚
會
在
旁
邊
吃
，
那
是
最
好
的
餌
。

不
斷
地
吐
，
吐
到
老
大
都
來
幫
我
拍
背
，
邊
罵
說
吃
什
麼
鳳
螺
。
吐
到
大
家
也
不
再
理
我
，
開
始
做
釣
。

停
止
嘔
吐
時
，
老
大
指
示
魚
汛
要
大
咬
了
，
指
示
我
必
須
做
釣
特
製
的
魚
貨
。

一
桿
下
三
十
分
鐘
，
一
桿
上
三
十
分
鐘
，
慢
慢
地
將
氣
壓
調
整
到
金
目
鯛
與
黑
鯥
能
活
且
不
爆
眼
的
狀
態
，
然

後
一
手
折
斷
牠
的
頭
丟
入
微
冰
的
海
水
中
，
水
中
的
血
液
變
成
血
霧
直
到
整
桶
的
紅
。

用
到
一
半
，
我
好
想
吃
活
活
的
鳳
螺
。
忍
受
不
了
，
我
打
開
了
裝
滿
啤
酒
、
保
力
達
的
冰
箱
，
拿
了
那
袋
螺
與

蝦
，
拿
了
一
顆
螺
不
吸
，
咬
碎
，
一
樣
的
甜
一
樣
的
苦
。
那
顆
螺
不
可
能
在
那
麼
冰
的
環
境
還
活
著
，
邊
想
邊
吃
下

一
顆 

，
卻
感
受
到
螺
唇
的
蠕
動
，
像
是
自
己
被
舔
起
的
那
些
突
起
。
邊
咬
碎
那
些
殼
吞
入
，
也
邊
將
金
目
鯛
的
脊

椎
折
斷
，
瞬
間
深
紅
色
變
白
色
，
把
魚
體
丟
入
冰
海
水
中
，
牠
又
轉
回
深
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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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夭
壽
，
紅
皮
刀
又
活
起
來
了
喔
，
皮
膚
又
紅
了
起
來
。
﹂
我
指
了
冰
海
水
，
釣
客
就
知
道
是
因
為
溫
度
的
關

係
讓
牠
體
色
轉
變
。
我
嘴
巴
滿
是
鳳
螺
，
也
滿
是
血
腥
味
，
鳳
螺
的
殼
割
破
了
嘴
，
那
些
味
道
好
香
類
同
於
家
鄉
常

有
的
醃
佛
手
。
然
後
，
我
就
不
再
吐
了
。

仍
然
感
到
嘴
麻
，
臭
女
人
、
臭
螺
仔
。

到
港
後
，
卸
魚
，
載
魚
往
漁
市
去
。
走
走
停
停
到
交
貨
的
魚
攤
，
卸
下
了
貨
。

瞟
向
對
面
的
她
，
一
樣
的
挖
背
背
心
與
身
體
。
停
在
交
貨
魚
攤
旁
的
暗
巷
看
紅
糟
鰻
的
她
蹲
下
洗
碗
、
彎
腰
擦

桌
，
又
有
時
急
忙
追
沒
找
錢
的
客
人
，
那
跑
動
的
乳
房
抖
動
。
就
算
在
眼
前
可
以
看
到
，
也
閉
上
眼
不
斷
地
想
，
如

果
有
人
這
時
將
我
的
眼
瞼
打
開
，
一
定
會
變
成
像
是
金
目
鯛
一
樣
空
洞
的
黑
。

我
看
到
她
將
黑
色
背
心
往
上
脫
時
，
雙
手
往
上
拉
起
衣
服
蓋
住
臉
，
露
出
淡
紫
色
內
衣
，
內
衣
不
是
新
的
還
帶

漿
的
模
樣
，
是
舊
舊
微
黃
的
。
停
在
那
個
瞬
間
，
我
手
搓
弄
自
己
的
陽
具
。
閉
上
眼
時
，
外
面
的
光
紅
黃
亮
白
，
她

還
是
在
那
，
能
聽
到
她
對
客
人
大
喊
或
招
呼
。
她
依
舊
在
脫
衣
服
，
直
到
連
短
褲
都
褪
下
，
露
出
不
成
套
的
內
褲
，

我
才
停
下
幻
想
。
張
開
眼
看
後
照
鏡
，
我
的
瞳
孔
看
不
到
底
，
反
射
起
自
己
在
鏡
中
的
眼
神
。

金
目
鯛
有
反
光
的
眼
睛
，
為
了
吸
納
最
大
量
的
光
線
，
獵
食
時
可
以
找
尋
任
何
獵
物
的
一
瞬
反
光
。
在
近
乎
真

正
的
暗
黑
中
，
看
到
一
絲
可
以
滿
足
食
欲
的
光
。

那
些
貪
吃
的
老
人
，
包
含
我
阿
公
；
螺
仔
、
我
、
銀
巴
士
上
的
人
們
似
乎
都
圍
繞
在
這
，
無
光
的
地
方
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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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過
去
紅
糟
鰻
攤
時
，
沒
幾
步
路
卻
圍
繞
了
許
多
狗
貓
，
牠
們
舔
我
的
包
包
，
包
包
裡
的
醃
漬
湯
汁
滲
透
出

來
，
同
時
浸
泡
起
包
包
內
所
有
的
東
西
。
拿
出
那
個
破
掉
的
塑
膠
袋
，
將
裡
面
的
兩
、
三
顆
鳳
螺
拿
出
來
，
將
塑
膠

袋
丟
在
旁
邊
。
狗
與
貓
沒
走
，
舔
向
我
的
小
腿
，
將
那
些
湯
汁
舔
完
，
而
我
的
腿
更
加
地
黏
膩
。
點
了
一
樣
的
東

西
，
她
送
餐
，
我
問
她
要
不
要
吃
鳳
螺
。
我
坐
著
看
她
，
分
不
清
那
種
眼
神
是
瞪
還
是
什
麼
。
我
整
理
起
我
濕
透
的

包
包
，
拿
出
那
疊
被
醬
油
沾
濕
的
貨
錢
。

我
站
起
輕
聲
在
她
耳
邊
想
跟
她
說
這
些
都
給
妳
，
妳
讓
我
幹
好
不
好
。
我
沒
有
說
出
口
。
我
想
跟
她
說
我
快
有

三
、
四
百
萬
了
，
妳
讓
我
幹
好
不
好
。

我
才
仔
細
看
了
她
，
也
描
述
不
出
她
長
什
麼
樣
子
，
就
是
個
普
通
粗
俗
的
女
人
。

我
又
坐
下
，
等
待
紅
糟
鰻
那
些
上
桌
，
把
所
有
的
鳳
螺
放
入
嘴
中
咬
，
嘴
內
的
傷
口
被
搔
癢
，
那
些
鳳
螺
還
活

的
嗎
？
會
不
會
從
我
食
道
爬
上
來
？

﹁
那
袋
醬
油
流
成
這
樣
，
很
髒
耶
，
這
你
的
喔
？
﹂
又
再
一
次
從
下
往
上
看
她
，
想
從
貨
錢
抽
幾
千
塊
塞
入
她

乳
溝
之
間
，
我
拿
出
了
錢
。
﹁
好
多
錢
喔
，
哥
哥
這
你
的
喔
？
﹂
她
邊
擦
桌
上
滲
出
的
醬
油
，
能
聞
到
她
的
味
道
，

油
煙
與
菸
跟
她
的
味
道
。

﹁
這
裡
都
給
妳
，
妳
要
不
要
跟
我
恩
愛
一
下
？
﹂

抹
布
停
了
一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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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好
啊
，
好
你
去
死
。
﹂

但
我
拉
住
她
的
抹
布
，
我
手
抓
住
抹
布
，
濕
又
油
像
是
海
草
，
擠
壓
後
出
現
各
種
食
物
的
味
道
；
好
想
舔
她
；

好
想
舔
那
條
抹
布
；
好
想
舔
我
自
己
的
小
腿
。
我
知
道
我
勃
起
了
。
我
也
知
道
她
打
算
趕
人
了
。
我
放
了
一
張

一
千
，
轉
身
倚
靠
在
她
身
後
，
褲
襠
碰
她
的
屁
股
。

走
到
車
旁
時
，
我
看
她
一
眼
，
她
看
了
我
，
她
的
瞳
孔
吸
取
所
有
光
線
變
成
那
些
鰻
魚
躲
藏
的
礁
洞
。
我
好
想

拉
出
那
礁
洞
裡
的
鰻
，
不
，
我
想
進
入
成
為
她
的
鰻
。
這
才
是
真
正
的
欲
望
，
我
的
嘴
唇
跟
手
指
還
是
感
到
麻
痺
。

蹲
在
車
旁
嘔
吐
，
想
將
內
臟
嘔
吐
出
來
的
力
道
，
魚
攤
老
闆
抓
了
一
條
我
折
首
的
金
目
鯛
過
來
問
我
要
不
要

緊
。
那
金
目
鯛
的
眼
反
射
了
我
嘔
吐
的
模
樣
，
那
銀
色
的
眼
就
像
是
銀
巴
士
的
鋁
銀
，
反
射
了
所
有
，
扭
扭
曲
曲

的
。
我
的
模
樣
不
是
現
在
的
模
樣
，
甚
至
不
能
說
是
我
的
模
樣
。

渙
散
，
一
時
聚
焦
在
吃
紅
糟
鰻
的
人
，
油
膩
的
嘴
拉
出
白
色
的
刺
，
內
裡
的
肌
肉
組
織
咬
了
一
半
，
像
是
那
尾

被
鰻
魚
吃
的
紅
槽
笛
鯛
。

還
是
在
吐
，
吐
到
只
剩
下
水
，
吐
到
沒
人
理
我
。
我
看
自
己
的
嘔
吐
物
，
漿
體
與
食
物
，
但
那
些
鳳
螺
的
身
體

許
多
咬
痕
，
不
斷
抖
動
，
有
些
揹
著
破
碎
的
殼
往
前
行
走
，
更
仔
細
看
，
那
攤
嘔
吐
物
滿
是
糜
狀
細
長
的
白
色
小

蟲
，
返
入
吃
食
那
些
嘔
吐
。

﹁
你
知
道
螺
仔
都
吃
什
麼
嗎
？
﹂
﹁
魚
屎
啊
、
海
菜
啊
、
肉
屑
啊
、
屍
體
啊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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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
在
嘔
吐
物
時
，
好
多
人
圍
住
我
。
﹁
酒
醉
了
酒
醉
了
。
﹂
又
散
去
。
也
不
知
是
誰
叫
救
護
車
。
醫
生
診
斷
只

說
是
雪
卡
毒
，
他
也
不
知
道
吃
了
什
麼
會
這
樣
，
更
準
確
地
說
他
不
清
楚
我
是
雪
卡
毒
在
食
物
鏈
積
累
過
程
的
哪
一

層
吃
到
，
螺
、
魚
、
或
其
他
什
麼
。

住
院
幾
天
，
螺
仔
都
沒
來
找
我
。
他
也
知
道
自
己
有
死
亡
的
嗅
覺
，
也
是
我
沒
什
麼
好
偷
的
。

﹁
有
什
麼
消
息
嗎
？
﹂
我
傳
給
螺
仔
。
他
用
語
音
回
覆
說
：
﹁
另
日
，
轉
去
看
覓
。
﹂

﹁
閣
轉
去
佗
位
？
﹂
﹁
轉
去
？
又
閣
欲
揣
查
某
同
學
，
讚
喔
。
﹂
我
說
。

是
哪
天
要
回
去
。
我
看
了
老
大
的
船
班
表
，
我
跟
老
大
說
我
要
休
息
一
下
，
吃
壞
肚
子
。

老
大
傳
了
保
重
喔
的
可
愛
貼
圖
，
順
便
傳
了
個
釣
魚
的
影
片
。
我
邊
看
邊
說
﹁
魚
該
拉
起
來
﹂
，
同
時
電
捲
開

始
捲
動
，
唧
唧
叫
。
慢
慢
地
慢
慢
地
，
跟
打
魚
一
樣
，
太
快
的
話
，
魚
的
心
臟
會
爆
裂
；
打
魚
浮
起
來
太
快
的
話
，

人
會
起
泡
喔
。
打
起
那
尾
海
鰻
的
時
候
，
牠
往
我
手
上
纏
咬
，
我
還
是
慢
慢
浮
了
上
來
，
但
哪
天
我
就
殺
了
牠
。

哪
天
要
回
去
，
死
於
雪
卡
毒
的
老
人
們
，
待
在
這
家
城
市
的
急
診
室
裡
，
一
定
有
想
到
要
帶
什
麼
伴
手
禮
回

去
，
又
要
給
誰
。

我
也
是
一
樣
，
我
幻
想
回
去
那
天
，
要
帶
多
少
伴
手
禮
回
去
，
或
許
要
租
台
黑
賓
士
，
或
許
還
是
坐
銀
巴
士
，

只
不
過
還
能
給
誰
。
想
起
故
鄉
的
模
樣
，
那
麼
地
美
；
想
起
故
鄉
要
變
得
那
樣
地
美
。

﹁
變
成
彼
款
的
世
界
真
⩈
，
如
果
變
成
未
來
的
彼
款
，
真
想
欲
去
遐
蘭
彴
。
﹂
我
跟
螺
仔
說
。

﹁
了
後
嘛
干
焦
會
使
做
遊
客
，
就
毋
是
遐
村
的
人
。
﹂
螺
仔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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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毋
過
，
彼
款
的
世
界
真
⩈
，
如
果
變
成
彼
款
模
樣
。
舊
款
世
界
拆
光
，
就
來
光
明
再
無
烏
暗
。
啊
新
款
世
界

是
啥
樣
，
雖
然
我
毋
知
，
毋
過
，
一
定
親
像
眠
夢
。
若
眠
夢
清
醒
，
生
活
敢
會
改
變
？
﹂
不
知
是
藥
太
強
，
還
是
毒

未
退
，
我
講
的
話
不
成
言
語
，
那
張
麻
痺
且
貪
吃
的
嘴
，
這
時
合
不
起
來
就
流
起
口
水
，
像
是
沒
有
聲
音
的
大
笑
，

只
好
拉
起
棉
被
蓋
住
臉
，
什
麼
都
停
止
不
了
也
就
閃
覓
無
處
，
就
算
清
醒
，
也
得
眠
夢
下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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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土
輓
歌 

林
俊
䈥

︿
雪
卡
毒
﹀
寫
就
的
是
一
首
哀
悼
台
灣
鄉
土
／
鄉
鎮
的
輓
歌
。
雖
是
哀
悼
，
作
者
的
憂
憤
像
是
文
中
海
釣
時
放

線
的
電
捲
聲
響
，
入
腦
入
心
，
逼
問
讀
者
，
既
然
進
步
、
開
發
是
經
濟
發
展
的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，
鄉
土
／
鄉
鎮
需
要

付
出
的
有
形
、
無
形
代
價
是
什
麼
？
在
這
裡
，
﹁
鄉
民
﹂
回
到
了
看
似
前
現
代
的
吾
鄉
吾
土
之
民
，
理
當
擁
有
最
正

當
的
發
言
權
，
面
對
身
家
性
命
被
一
步
步
地
蠶
食
鯨
吞
，
他
能
做
什
麼
？
在
這
裡
，
﹁
鄉
土
﹂
還
有
新
舊
分
野
的
餘

地
嗎
？
小
說
的
答
案
，
無
疑
是
相
當
淒
厲
且
悲
觀
的
。
這
一
個
沒
有
名
字
與
姓
氏
的
鄉
民
，
他
孤
獨
的
憂
憤
，
毫
無

出
路
，
只
得
放
浪
自
己
於
聲
色
毒
物
，
一
步
步
通
往
沒
有
光
的
所
在
。
那
裡
，
是
虛
無
的
深
淵
？
還
有
沒
有
﹁
佛

手
﹂
給
予
翻
身
的
可
能
？
有
心
的
讀
者
自
行
解
讀
吧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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